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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剧中存在着一种“戏妻”戏，例如《桑园会》《武家坡》《汾河湾》，此

类题材着眼于夫妻间关系，大多是男子因常年在外而担心家中妻子的贞节问题，以

“戏”为“探”。在轻松幽默的风格背后实际上暗含着严肃的社会价值观，本文以

《桑园会》等秋胡戏妻系列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

一、文本情节设置的变化

“秋胡西仕，五年乃归，遇妻不识，心有淫思，妻执无二，归而相知，耻夫无义，

遂东赴河”这是秋胡戏妻母题已知的最早来源，出自西汉刘向《列女传·鲁秋洁妇》。

从这短短的几句“颂”可知最初的秋胡乃是因仕而离家，且离家五年之后便不识其妻，

而采桑女在得知调戏自己的原是其丈夫后更是悲痛欲绝“遂去而东走，投河而死”，这

样的情节设置确实能更尖锐地凸显洁妇的忠贞不二与心碎决绝，但一定程度上存在极端

和不合情理的问题。

在此之后围绕这一“戏妻”母题出现了许多故事变体，元代石君宝的戏剧《鲁

大夫秋胡戏妻》便是其中的经典代表之一。元代游牧民族占领中原，大大小小战争

频发，统治王朝疯狂向外扩张，重武力而轻文学。在戏剧中体现为，“原来这秀才

每当正军，我想着儒人颠倒不如人”，守青灯的儒人秋胡被迫“勾他当军去”，将

秋胡新婚后的离家与现实生活中个人与家国的矛盾相联系。同时外族入侵不可避免

的会造成种族歧视，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日益加剧，这一特征则体现在罗梅英拒绝

李大户逼婚的唱词中，“其实我便觑不上也波哥，其实我便觑不上也波哥。我道你

有铜钱，则不如抱著铜钱睡”，可见石版“戏妻”母题很好的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

征。不仅如此，石版还将秋胡的离家改为十年，这也为后来秋胡认不出其妇提供了

合理性。更难能可贵的是，石版罗梅英在受到自家丈夫调戏之后并没有选择投河自

杀的极端方式，而是采取更具有反抗精神的“你与我休离纸半张”，主动向秋胡索

要休书。

京剧《桑园会》在继承石版的基础上也有一些情节改动，比如将秋胡离家的原

因再次改为求仕，且“一去二十余载杳无音信”，将离家时间拉长为二十年。其次

为了更好的符合普遍审美，《桑园会》在语言更加轻松诙谐，大团圆的结局满足观

众期待，情节上也做了许多删减，应是为了方便舞台表演突出主题，例如故事背景

交代简略，罗敷没有遭遇逼婚，秋胡归乡认出了罗敷，以丈夫身份来试探其妻而非

调戏别家女……

二、价值观的继承与突破

随着时代发展，“戏妻”母题下的作品不仅在内容与情节设置上发生变化，其背

后所体现的“节烈观”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变。

起初，在刘向《列女传》中秋胡是以不识其妻为前提的“戏妻”，突出反映了封建

社会中男子对待感情的不严肃态度，传达对秋胡背信弃义、沉湎淫逸的批判，同时对洁

妇忠贞孝义的婚姻道德观持一种颂扬态度。但赞颂洁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烈一

方面是将其“贞节”推向了“至高”境界，另一方面却心态扭曲，这种对“以自杀彰节

烈”的推崇无疑是一种错误的社会价值观引导。就像《诗经·小雅》中的“乃生男子，

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似乎

男性地位的高高在上与女性地位的低到尘埃由来已久，但为何男子的过错要由无罪的女

子来买单，为何妻子就要以丈夫为天？

不过在《鲁大夫秋胡戏妻》中可明显感受到传统女性“夫为妻纲”价值观的突

破，“戏妻”转向“休夫”。“嗨，适才桑园里逗的那个女人，敢是我媳妇吗？”

（《秋胡戏妻·第四折》）看来此处秋胡仍未认出其妻，但罗梅英对待丈夫无耻行

径的态度却发生了明显改变，对爱情忠贞的要求不仅在于女方并且扩大到男方，她

没有选择向内伤害自己，而是直接宣泄出内心的愤怒不满“谁叫你戏弄人家妻儿，

迤逗人家婆娘？据着你那愚滥荒唐，你怎消的那乌靴象简，紫绶金章？”，她甚至

主动向秋胡索要休书，试图“整顿我妻纲”，这在《鲁秋洁妇》的时代是不可想象

的。罗梅英的底气与当时元朝女性地位的提高有很大关系，历代中原女性长期备受

严密纲常理教的压迫，往往处于被动地位，而元代对于社会思想文化控制不严且草

原文化与中原文化存在差异，蒙元女性一直以来所受礼教束缚相对较少，对待爱情

婚姻更加野性自由，敢爱敢恨，必然会对中原女性的贞节观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且元代重武轻文，存在民族歧视，中原男性特别是读书人的地位一落千丈，女性地

位就会相应的有所提高。“整顿妻纲”的精神体现了妇女个性的解放，挑战了传统

封建礼教对于女性人格的束缚，但要注意即使是在思想开放的元代，社会主流仍是

中原儒文化，这也体现在杂剧的结尾——罗梅英还是不得不顺从于封建孝道的要

求。

《桑园会》作为“戏妻”母题的京剧变体，也发生了一定的思想变化。首先，

最明显的改变体现在秋胡身上，“那桑园内的妇人，好似我妻罗敷模样”，这里他

是以认出其妻为前提的，因此后来的“戏”也可以说是“探”，削弱了对于男子面

对感情不忠的揭露与批判，直接强调婚姻爱情中男性对女性的贞操要求。强调感情

的从一而终、至死不渝，这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通过“戏耍”的方式来满足男性

对于名声体面的要求似乎不太合适，封建女子又哪里能通过这种方式来检测男子的

忠贞呢？女性依旧是男性的附属品。秋胡的调戏、试探、把玩对于二十年来苦居寒

舍照顾婆母的罗敷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隐藏在诙谐热闹、无伤大雅的戏耍和大团

圆结局之下的是社会文化氛围对于女性畸形道德要求的默许与麻木，试想一下，如

果面对秋胡之“戏”的罗敷是另外一种反应，她大概会因这一步走错而步入深渊，

永无翻身之地。看来元杂剧中昙花一现的女性主义精神并没有按照正常的轨迹发展

下去，而是再次被封建纲常所反噬，这种披着喜剧外衣的悲剧极具讽刺意味。

三、“戏妻”与当下女性地位

围绕“戏妻”母题的文本在历史长河中虽有一定变动但本质上仍未脱出封建女性

贞节观的藩篱。今人章义和与陈春雷曾在《贞节史》一书中指出“在以男性权利为中

心的历史时期，男尊女卑、夫贵妻贱是道德伦理的基本原则之一。”自先秦至明清两

千多年来，一方面是精英统治阶层对于贞节理论的不断建设完善，另一方面则是由理

论层面转向民众接受，贞节观到了明清时已成为女性的日常行为规范，封建礼教对女

子的束缚也达到了极致。

但令人无奈的是这种由男性所构筑起的严苛贞节围墙却并不针对男性，鲁迅先

生曾在《我之节烈观》中针对“女性贞节”这一旧有常识加以批判，他提到“节烈

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

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不仅如此他还发出了犀利

的质疑：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 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 表彰之后，有

何效果? 节烈是否道德? 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

这些问题的价值不仅是体现在封建时期，即使在思想启蒙日益自由平等的当

下，女性地位仍旧随时受到挑战。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女德班提出“打不还手，骂不

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四项基本原则，这无疑是封建妖魔化贞节观的复辟，

女性在工作岗位上所遭遇的不公平对待更是比比皆是……

对于“戏妻”母题，我们一方面要研究其文学价值，另一方面要以其背后的错

误价值观为当下女性主义的发展敲响警钟，不仅要发觉文学作品所体现出的“留”

与“变”，更应看破什么真正要“留”，什么坚决要“变”。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

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追

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

苦痛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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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试以秋胡戏妻系列文本为例，一方面探讨“戏妻”作品在情节设置方面的发展演变，另一方面揭示作品背后妇女贞节观的“留”与“变”，体现了不同历

史时期女性地位发展的突破与桎梏。反观当下，社会上广义的“戏妻”视角仍旧存在，女性权利的伸张依然任重而道远，“戏妻”这一题材的研究仍具现实性，需要我们继

续深入反思，体悟其中蕴含的深刻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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